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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lligence migration is an international phenomenon, which has gained great concern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clude neoclassical economic theory, dual labor market
theory, and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 as well as relative deprivation theory, world systems theory,
network theory, and institutional theory. After reviewing the above theories, four groups of categories acting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re identified: economy, society, politics and linkages between countries. The cate-
gories are further divided into several components. Integrating the four categories, a systematic framework of
intelligence migration is presented. In general, all the four categories have impacts in both sending and receiv-
ing countries. The impacts in the framework can be direct, reverse, and indirect. Direct effects are straightfor-
ward effects of the determinant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erse effects are subsequent effects of interna-
tional migration on the various determinants. To sum up, intelligence migration and its determinants are inter-
related and interacted in the framework. Hereby,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brain drain are analyzed in detail. The
overwhelming opinion is that the emigration of professionals and academics has certainly harmed the home
countries in that the "reverse technology transfer" resulting from such migration entails high costs for the
countries of origin that are not repaid by the receiving countries. Also, the emigration of qualified workers
brings disadvantages for the population left behind, as it reduces the chances of productively deploying pro-
duction factors complementary to human capital, and eliminates incomes that are the basis of domestic de-
mand and taxation. Another opinion is that the outflow of the intelligence may result in excessive education
and education-induced unemployment. Based on the causes of intelligence migration, four specific recom-
mendations for policies to reduce the intelligence migration are explicitly stated. Finally, after posing the cur-
rent reality of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China, it is proposed that scholars may use the systematic framework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which is constructed in this paper to analyze the prevalent phenomenon of our
country's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particular, at present, how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of low human capital
in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by policies of compens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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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智力迁移是一种国际现象， 是世界各国普

遍关注的问题。 目前有关国际智力迁移的理 论 成 果 尽

管很丰富， 有新古典经济学理论、 二元劳动 力 市 场 理

论、 新迁移经济学理论、 相对贫困假说、 世 界 体 系 理

论、 社会网络理论和机构理论等, 但这些理论都有其侧

重点， 都不能全面综合的解释智力迁移现象。 在 评 述

这些理论的基础上， 把影响智力迁移的要素 归 纳 为 四

种： 经济、 社会、 政治和国家联系； 重点分析 了 智 力

迁移对迁出国的不利影响， 认为应该通过国 家 之 间 的

补偿机制逐渐消除其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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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从微观个体到宏观整体，多方位多角

度地探讨了高素质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所具有的不可忽视的

影响，对于大量高素质人才的流失也十分焦虑[1-6]。我国近年

出国留学的大约 139 万留学生中，回国人数却不足三成，成

为最大人才流失国[7]。国际最突出的迁移流是美洲南部和中

部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员迁往北美。截至上世纪末，美国和

加拿大就已经接收了 100 多万的技术移民，移民大部分来自

拉丁美洲和亚洲的欠发达国家和地区[8]。在亚洲，日本和澳

大利亚长期从其邻国吸引着高素质移民的迁入。新型工业化

国家 （如新加坡）也成为高素质移民的目的地。例如，菲律

宾在上世纪 70 年代约有 10%的高素质工人迁往美国，迁往

东亚国家的规模也开始大幅增大[4]。非洲是受高素质人才迁

出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据统计自 1990 年以来，每年约

有 20000 名医生、工程人员、大学教师等高素质人才迁出非

洲。这一现象在加纳和苏丹尤为突出，约 1/3 的高素质人才

流失[5]。
由此可见，智力迁移是一种国际现象，是世界各国普遍

关注的问题。通过对国外智力迁移理论的梳理，综合分析影

响智力迁移的主要因素，探究智力迁移对迁出国的影响，以

期对我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择优迁移背景下的农村经济发

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支撑。

2 智力迁移影响因素

有关智力迁移理论成果非常丰富，有新古典经济学理

论、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新迁移经济学理论、相对贫困假

说、世界体系理论、社会网络理论和机构理论等[9-16]。这些

理论都有其合理性，都能在某一方面被某些可得到的证据所

支持，没有一种理论可以被完全驳斥，但每一种理论也都有

其局限性和不完善性。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新迁移劳动经济

学、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侧重研究个人、家庭、社会的经济

行为对智力迁移行为的影响，认为智力迁移总是经过经济理

性计算的，但是忽视了迁移主体不仅是自然人、家庭人，更

是社会人，宏观的社会经济文化结构和背景在人口迁移行为

中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世界体系理论和相对贫困假说

更多的是从国家政治和社会经济地位的视角看待智力迁移，

认为智力迁移是对特定结构的回应，其结果是满足结构的某

种需要，而且这两种理论都认为智力迁移的方向必然是由发

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但是现实并不总是这样，一些偶然

性因素 （如战争、政治避难等）也可能在智力迁移过程中起

到决定性作用。社会网络理论和机构理论侧重研究智力后续

迁移问题，回答了在初始的迁移动机消失了以后为什么智力

迁移人数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的问题，即后续迁移是如何

进行的？他们认为社会网络和移民组织机构可以降低移民的

风险与成本，但却没有考虑到部门性质，更没有分析地理空

间等因素对智力迁移的影响。
本文作者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将影响智力迁移的要素归

纳为以下四种：经济、社会、政治和国家联系，并且认为这

些要素和智力迁移是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
2.1 经济因素对智力迁移的影响

经济学观点认为人力资本总量决定了单个劳动者在劳动

力市场的地位，继而决定了他们的就业状况和收入水平。举

例来说，如果低水平的劳动力的供给大于其需求，则他们的

就业机会和工资水平就相对较低。新古典经济学从微观层面

上对智力迁移现象做了合理的解释：个人经过成本—收益分

析理性地做出迁移决策，期望从迁移中获得更大的收益。梅

西等 （Massey et al.） [17]构建了一个有关移民动因的函数：

ER（0）=
t

0乙 P1 （t）P2 （t）Yd （t）－P3 （t）Y0 （t乙 乙） e
-rt
dt－C（0）

ER（0）是在迁移前期望的迁移收入；P1 （t）是在迁入

地被驱逐出境的概率；P2 （t） 是在迁入地的就业概率；P3

（t）是在迁出地的就业概率；Yd （t）在迁入地的就业收入；

Y0 （t）是在家乡的就业收入；r 是贴现率；C（0）是包括心

理成本在内的全部迁移成本。
如果迁移的预期收入为正，则个人选择迁移；反之，如

果迁移的预期收入为负，则个人选择不迁移。而且，个人也

会对不同迁入地的预期收入进行比较，预期收入最高的地方

就是个人选择迁移的地方。
迁移的另一个重要动因是家庭收入的不确定性。家庭把

人口迁移作为降低风险、增加收入、克服市场失败的手段。
所以，以维系和扩大家庭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家庭中高素质

劳动力首先外迁。
除此之外，其他原因引起的智力迁移 （家庭团聚迁移、

回迁、退休或避难迁移等）也部分是由经济因素引起的。如

果两地经济状况 （工资水平、家庭收入水平等） 相差越大，

家庭式迁移越多[18]；家庭中高素质劳动力迁入地的收入越

高，其他家庭成员跟随迁入的可能性也越大[19]；如果原工作

地的经济状况越好，则退休人员则会选择迁移到其它相对经

济状况较弱、而居住环境优越的地方；经济因素与回迁的关

系较为复杂一些，随着迁出地经济的发展、个人发展机会的

增多，迁入地和迁出地的差异越小，则智力回迁越多；迁入

地的收入越高，移民退休后回迁到家乡的人数也会增多。虽

然避难迁移的经济动因不大，但对迁入地的选择却是受经济

因素的影响，而且迁入地接受避难人员也是出于潜在移民高

素质的人力资本可以带来经济收益为目的的[20,21]。
2.2 社会因素对智力迁移的影响

社会因素对迁移的影响主要反映在人口和社会结构两个

方面，它们对迁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迁出国的种族构成对于家庭团聚和退休回迁的影响是显

而易见的[22]。此外，迁入国的种族构成也影响着移民网络的

形成，继而对后续移民产生影响。因为这些移民网络可能会

降低迁移成本，降低就业风险，所以移民网络越大，迁移人

数也会越多[23]。有研究表明，移民网络中的“弱关系”由于

其很强的异质性和很广的社会分布在智力迁移过程中起着更

加重要的作用①。潜在迁入国的生活方式也可能会影响移民

规模，一些国家的国民更容易接纳外来人口，而一些国家国

民抵触外来人口的迁入，而且移民与迁入地的融合程度与其

是否回迁是反作用的[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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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还受社会结构因素的影响。家庭是社会结构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社会的基本群体，对迁移影响最大。家庭的相

对地位变化是影响移民的动机之一；“家庭纽带 " 作为一种

社会资本，对是否回迁起决定性作用。国家不安定或社会动

荡，则会有避难迁移产生[25]。迁出、迁入地区人口数量、性

别和年龄构成对迁移有直接影响。一般移民中男性多于女

性，年轻人多于儿童和老人。性别分布对与组建新家庭和家

庭团聚有关的移民数量有影响[26]。
2.3 国家联系对智力迁移的影响

国家联系涉及物理联系和文化联系两种。国家之间最明

显的物理联系就是空间地理位置的临近。齐普夫 （Zipf） [27]

借鉴社会物理学的牛顿重力公式提出了迁移重力模型。
重力模型可以用来分析跨境迁移 （Border Migration）

（如欧共体成员国之间的智力迁移） 和跨区迁移 （Intrare-
gional Migration）现象，近年来，我国学者在对其模型进行

修正的基础上将其应用在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研究中[28,29]。
空间地理位置是固定的，但迁移费用和成本可以随时间

发生变化。交通和通信的发展，相对缩小了国家与地区之间

的空间距离，降低了迁移成本，减少了妨碍迁移的各种困

难，促进了迁移[30]。出于规模经济的考虑，当运输成本或贸

易障碍较低时，产业趋向于在一些国家或地区集中。产业的

集中自然带来要素配置的集中，从而引来劳动力的流动，其

中包含着高素质劳动力的流动。尤其是当一些高科技行业集

中在一些国家时，高素质劳动力也会随着迁移到这些国家。
共同的文化背景可以降低迁移的心理成本，确保人力资

本不会因为迁移而减少。例如，如果两国之间有相似的教育

体系，互相承认对方学历，则人力资本就不会因为迁移而降

低[31]。还有一种特殊的文化联系可以保持人力资本的稳定，

那就是语言。一种语言使用者越多，则其语言使用国家对潜

在移民的吸引力越强。例如，英语作为世界语深受全世界人

民的推崇，留学生的迁移过程中语言就起了重要的作用[32]。
2.4 政治因素对迁移的影响

一个国家的政治形势和政策对迁移有着特殊的影响。首

先，迁出国的政治形势会直接影响智力人群迁移的数量和规

模。紧张的政治形势可能会引起暴力事件和内战的爆发，给

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威胁，人们因此会被迫迁移。政治

迫害、政治独裁、政治变革等也会引起本国人口的迁出。
知识经济和全球化时代凸显了高素质人才在经济社会发

展过程中的作用，作为影响经济竞争力的核心构成要素，智

力人群成为各国竞相争夺的主要资源。一方面，智力流出国

通过制定一系列政策限制本国高素质人才流出本国，或者藉

此间接获得更多的援助以及更有利的国际贸易条件。而另一

方面，智力接收国则通过采取有利的移民政策、科技政策、
社会劳动保障政策等吸引智力人群。
2.5 智力迁移因果链

智力迁移是一个构成复杂的系统，作为智力迁移系统的

核心，智力迁移处于中心位置，在这个核心的四周是四个主

要影响因素：经济要素、社会要素、政治因素和国家联系。
每个影响要素下还有各自的子要素，这些子要素通过影响各

个要素而间接影响智力迁移。比如经济要素对智力迁移的影

响主要是通过收入、就业和人力资本起作用的；社会要素对

迁移的影响则是通过人口、社会结构因素起作用；国家联系

主要反映在国家之间的文化联系和物理联系两个方面；而政

治方面对智力迁移的影响是主要与国家的政治形势和国家政

策有关。这些关系既表示出了各个要素对智力迁移的直接影

响 （粗黑箭头），也有智力迁移对这些要素的反方向影响

（虚箭头），还有各子要素对智力迁移的间接影响 （细黑箭

头）。在该图表中智力迁移、四大要素及其子要素之间相互

作用，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智力迁移系统 （见图 1）。

图 1 智力迁移影响因素系统

Fig.1 A Systematic Framework of Intelligence Migration

3 智力迁移对迁出国的影响

从理论层面分析，最初的相关研究更强调从全球化的角

度看待智力外迁问题。他们认为，在完全竞争的全球一体化

市场中，高素质人才从发展中国家移民到发达国家，有助于

平衡国际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建立统一的国际劳动力市

场，并会使两个经济体收益，显然是一种帕累托改进：移民

的结果使得移民本人可以拿到更多的工资，享受很好的就业

条件和机会；移民的外汇收入减少了家庭贫困、增加了迁出

国的经济收益；移民缓解迁出国的失业压力，该国的劳动力

可以分享由此导致资本劳动比上升的收益[33,34]。
近年来，随着发达国家或地区与欠发达国家与地区贫富

差距的扩大，智力外迁的负面作用日趋明显，因此智力外迁

现象遭到欠发达国家政府的强烈抨击。普遍观点认为高素质

劳动力的迁出对迁出国的发展负面作用更大。因为源自这种

迁移的“反技术转移”增加了迁出国的成本，因为欠发达国

家的高等教育成本基本都是由政府支付的，而这一成本所带

来的收益随着高素质人才的迁出全部由发达国家获得，欠发

达国家不会得到任何补偿。因此，高素质人员的迁移归结为

财富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的间接转移[3,4,35]。
发展中国家智力人群迁出给留守人口带来了不利，因为

迁移减少了国内需求和税收基础—国民收入，也减少了有效

开发与人力资本相互补的生产要素的机会。迁移造成了国内

劳动力市场的长期失衡，迁移虽然为国内劳动力转移提供了

一条出路，缓和了迁出国劳动力市场刚性的结构性压力，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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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高素质劳动力的迁出缓解了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引起本

部门劳动力市场的名义工资的减少。相对于国内需求潜力而

言，高素质劳动力因此也总处于过度供给之中，这样就形成

了高素质劳动力过度供给→失业→迁移的恶性循环[4,36-38]。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智力迁移会导致“教育失业”与过度

教育[39-41]，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智力迁移会引起迁

出国家受教育人口减少，降低该国人力资本；二是这种示范

效应使得教育过度增加，就业人数减少，国民收人随之降

低，即出现了“教育失业”；最后，过度教育的收益不抵成

本。Lien 和 Wang 以外语能力和人力资本投资为两个选择变

量，以教育边际成本 = 边际收益为出发点，通过数据分析认

为：外语能力会影响人力资本的投资，迁移机会越大，则个

人会减少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对流出地带来损失 [32]。Stark
和 Simon 通过数值模拟发现，教育失业与过度教育带来的影

响比直接的智力流失的影响要大得多[42]。

4 智力迁出国的政策选择

由于智力迁移，福利收益由此在国家之间被不平等地分

割，工业化国家分享的繁荣增加，而第三世界智力输出国所

分享的福利份额却在下降。这似乎合乎市场经济法则，但从

道德角度看却是不能容忍的，因此核心问题是怎么扭转这种

局面，让智力迁移良性发展，实现经济体的共赢。
古典理论认为个人迁移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以下三个动

机：个人追求高的收入、追求更好的个人发展机会和更大的

个人自由，据此，学者们提出四种对策来减少智力迁出：①
缩小国家之间的收入差异。消除贫富差距是人类社会的共同

目标，但这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因为经济发展需要更多的

人力资本，会激励更多的智力流失，近年来西欧高素质人才

迁移到美国与加拿大的这个事实表明高水平的经济发展并不

能阻碍智力流失，因此经济发展从长远来看可以消除智力流

失，但无法解决短期的智力流失问题[27,43,44]。②缩小国家之间

的发展机会差异 （提供更多机会）。在欠发达国家，智力过

剩主要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是既有的教育体制的不完善

导致教育所培养的人才与现实所需要的人才脱钩，因此结构

性的劳动力供过于求[45]；二是政府部门的计划工资水平与私

人部门的市场工资水平差异很大，导致高素质人才相对过

剩。而解决这两问题的关键在于有合理的劳动力配置市场和

教育体系，这也不是短时期内就能一蹴而成的[2]。③设置一

些障碍使得迁移更加困难。印度经济学家巴格瓦蒂 （Bhag-
wati J） 提出通过征收迁移税减少智力迁出，迁移税既可以

由高素质移民本人支付给本国，也可以由智力接受国政府征

收并转付到智力输出国[46]。但是，这种税制明显会增加世界

经济规则与共同审核成本，此外，主要工业化国家的财政自

利性也是“全球税制”体系设计的主要障碍。④建立政府之

间的补偿机制。通过国际贸易和专业化分工，智力输入国向

智力输出国补偿智力教育及培养费用，减少管理成本，增加

整体福利[47]，库塔奇 （Kutasi G） 通过对东欧地区移民人口

的政策分析后认为，最后一项政策更加可行一些，可以增加

整体福利[6]。

5 智力迁移对我国乡城转移的启示

考察国际智力迁移文献可以发现，这些文献虽然关注的

是落后国家，但研究背景与我国目前的现实背景有相似之

处。我国目前的人口迁移主要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自发集

中，表现为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迁往城市，其现象背后则是

农村大量优质劳动力流入城市，农村智力外迁现象非常突

出。从长远来看，这种迁移有利于转变农业发展模式，提高

农业生产率，促进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结构的转变。但不可

否认的是，农村智力外迁造成短期内农业生产发展人力资本

严重匮乏，乡村民主政治建设主体虚空，而且严重影响了优

秀传统文化的有效继承。影响我国城乡劳动力转移的因素是

多重的，同样也涉及到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社会因素和地

区之间联系等等。约翰逊认为智力迁移既包含国家之间的智

力流动，也可以指一个国家内地区之间的智力流动[8]，因此，

分析和研究国际智力迁移对于分析和研究我国的乡城劳动力

转移有很好的借鉴作用，其分析方法和政策借鉴也可用于研

究我国农业和农村问题。现阶段如何通过补偿性教育增加面

向农村教育机会的供给，深化农村人力资本，促进乡城劳动

力的良性流动，补偿农业人力资本的低收益率是解决农村人

力资本浅化和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重要课题。

注释：
①社会网络中的人际关系可分为“强关系”与“弱关系”两大

类。“强关系”（亲密关系）由家庭、亲戚、同学、老朋友等构成，而关

系较疏远的个体所构成的则为弱关系 （不太密切的关系）。参见

Granovetter M.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3,78(1):20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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